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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书中深刻认识到圈地运动的兴起不仅带来

资本主义的原始扩张，还重塑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形象。整个社会女性意识的“女巫化”和“猎

巫”现象盛行，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从社会到家庭的进一步控制。女性不得不既承担家务劳动又承担社会

生产劳动，由此女性深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劳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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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er book “Fear of Women: Witches, Witch Hunts, and Women”, Sylvia Federich profoundly real-
ized that the rise of the enclosure movement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primitive expansion of cap-
italism but also reshaped the image of women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phenomenon of 
“witchization” and “witch hunt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prevails throughout society. In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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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further control of capitalism from society to the family. Women have to undertake both 
household chores and socially productive labor, thus they are deeply trapped in the dual labor pre-
dicament of famil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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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与制度性暴力的席卷和激增，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以女性的视角展开了对

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和解构，指明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女性面临的种种不公的待遇和遭受的暴

力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是有紧密联系的，女性被迫从社区化的联系中割裂开来，成为被厌弃的性别化对象，

以至于对女性的身份解析和社会地位定位都赋予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皆处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的范围

内。一旦女性身上出现女巫的特质，就会被社会无情地归于女巫，从而遭受非人的折磨和酷刑，“女巫”

的复现和“猎巫”运动的兴起正是“资本”重构女性形象的暴力手段。而“女巫向来都是敢于有勇气的、

强势的、聪明的、不循规蹈矩的、好奇的、独立的、性解放的、革命的女性”([1], p. 27)，在资本操控的

社会中，不被允许出现这种特质，而被资本重新表达为“女性特质”，这种女性特质是“没有性吸引力、

顺从、服从、甘于屈从于男性的世界，理所当然地接受被限制在一个被资本主义贬低的活动领域之中”

([1], p. 97)。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血腥暴力地积累起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后，在资本主义疯狂地压榨和

剥削无产阶级后，女性被划分为理想的再生产工具而被排除于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为在社会中谋求

生存的权利，女性不得不被牢牢禁锢于家庭劳动的方寸之地之中，不得不依靠资本家给予家庭单位的资

薪来进行无偿的、任劳任怨的、以婚姻为系带的及以爱为名的家务劳动。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以工

资反对家务劳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无偿的工作，他们称之为性冷淡，我

们称之为缺勤。每一次流产都是一次工作事故”([1], p. 203)。而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困境并不是终点，而

是起点。社会化大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世界工厂体系有序搭建，似乎为女性走出家务劳动提供了一定的

契机，也回应着女性参与社会化劳动的需求，但事实上却是更为深重的压迫。参与到社会化的生产中并

没有去掉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片面化、刻板化的认知，反而极大地加深了对女性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迫。

现实中的女性不仅要承担社会化劳动，还要承担家务劳动，不仅在社会上要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回

到家庭中还要被迫接受家庭关系带来的剥削和压迫。压迫与反抗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哪里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权运动的兴起无疑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女权运

动的浪潮，但质疑、误解、讽刺及蔑视甚至妖魔化从未停歇过，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与发展、落实男女

平等在现实意义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当代女性如何跳出劳动的双重困境，实现女性解放与发展

的进路到底在何处？ 

2. 家务劳动女性化的源起 

在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以下简称：《对女性的恐惧》)一书

中，费代里奇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独特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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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读，将资本主义为实现全球资本化的野心对女性实施的残酷的压迫和迫害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明

晰家务劳动女性化的起源。 
对于“女性”一词，外在表现为基于生理结构对性别的明确区分，内在表现为其性别气质的独特体

现。在现实意义上，女性是一种处境。对此，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并非生来

就是女性，在去除生理结构差异化的表现时，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因其外在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

是在制度暴力之下产生的，社会及制度规定和强化女性是以何种方式存在，以何种样态存在，是对女性

在量和质上的暴力性塑造。“主体只有在对立中才呈现出来，它力图作为本质得以确立，而将他者构成

非本质，构成客体”[2]。女性在暴力化的结构中丧失了对本体自主自觉的认知，而服从于“他者”。以

“他者”观己，使女性存在于“他者”之中，使女性思想囿于“他者”思想之中，并为“他者”利，女性

彻底沦为了“他者”的附庸。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是最底层的阶级，而无产阶级中的女性

则是最底层中的底层，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中的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也是最为深重的。基于此，“女

性”不再仅仅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划分，在社会属性上，女性因其社会关系的结成而被赋予独特的社会语

境——一种处境，一种窘迫、羞耻而不可言喻的处境。“女性”一词的社会语境的形成离不开资本主义

的深度扩张。 
圈地运动发端于十五世纪的英国，持续了约五个世纪，其时间之弥久，意义之深远，英国资本家迅

速积累起大量的土地资源，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圈地运动的辐射范围并不局

限于本国，其影响范围扩大到整个西方国家。女性在圈地运动中不仅被剥夺了原先已有的生产生活资料

——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并成为和无产阶级同样一无所有的自由身，但是女性的生存境地因资

本主义的圈地运动而变得更加艰难。因女性在自然属性上天然拥有生育权，而“资本”以其物化一切的

世界观，不仅将劳动力变为商品在市场上流动形成劳动市场。劳动，这一人本质性的活动，不再具有自

主自觉性，而是成为资本操控下的商品。还将女性的“生育权”私有化，同样将其置于商品的地位。资本

主义对女性的暴行远不止于此，与圈地运动同时发生的“猎巫”运动，是在实践中彻底限制女性的多维

发展，将女性形象彻底禁锢在资本主义的话语结构中。在资本主义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土地所有者在圈

地运动中被剥夺了谋生资料，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代名词，不得不从农村走向城镇，靠着自己仅剩的

劳动力为生。小作坊的生产者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而破产，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封建主义和教会中的

精英成为了新兴阶级中的主要力量。而女性却不仅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必要时还得出卖自己的身体。资

本主义对女性采取了相较于无产阶级更为残暴的形式，逼迫女性放弃参与社会生产和其他一切权利，而

参与到更为隐性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家务劳动。逼迫的有效方式便是强硬规范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

标准，逼迫的有效手段是将不符合女性形象的女性污名化并称其为“女巫”，由此展开“猎巫”运动。这

场“猎巫”运动将被冠以莫须有罪名的女性处以烈火焚烧等各种酷刑。如此一来，女性不得不屈服于资

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由与尊严走向家务劳动的囚牢。整个社会的结构随着资本主

义的发展而得到重建，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绝大部分成果被少数资本家占有，而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

占有极少数的物质成果，贫富差距鸿沟已形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中，无产阶级的男性往往承

担着重要的经济支撑，并非女性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而是女性已经被资本主义视为社会再生产的唯一承

担者。在家庭中进行社会再生产即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的意识已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中得以坚

定确立。 
在东方世界里，资本主义还未波及到中国等东方国家，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早已将女

性的地位牢牢地刻在士大夫的“裹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的训诫里，“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里[3]。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家务劳动女性化意识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确立得更早，

也更深刻。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家务劳动女性化的源起都标志着女性在世界意义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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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了承担繁衍下一代、提供性服务及无偿进行家务劳动的工具。 

3. 以“资本”重构女性形象 

“资本”使家庭中家务劳动由女性承担，这一劳动的性别角色设定更加清晰化和明确化，以“资本”

重构女性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固定的生产负责人制度，男性负责社会化的生产，而女性负责

社会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也有了特定的标签——家庭主妇。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对女

性的恐惧》中指出：“神经官能症、自杀、性冷淡：家庭主妇的职业病”([1], p. 27)。在字面意义上，家

务劳动似乎只包括看得见的洗衣、做饭等日常琐事，但事实上的劳动远远比“家务劳动”四个字涵盖更

多的内容和意义。在家庭这个从属于社会大单位下的小单位，似乎“家庭劳动”更具有说明意义，在以

家庭这个单位为工作地点发生的一系列的劳动，情感劳动、生育、提供性服务及无偿的家务劳动等。 
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体现在对劳动力商品化市场化的物化之中，劳动并不等同于

劳动力，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而资本家只用薪资说明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而掩盖了实

现剩余价值增殖的部分，事实上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劳动者在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外所创造的劳动价

值。为了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本家通过科学技术改革提高生产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等方式创

造剩余价值从而占有剩余价值。这就导致，家庭单位中的男性大多数的时间在工作中，而家庭劳动由女

性承担。在此社会分工中，其背后的本质逻辑是资本家提供的薪资看似支撑了一个家庭的生产生活，但

事实上远远不够，在家庭单位的劳动部分是被有意识地忽略了，被整个社会隐藏了，而这部分是由女性

无偿地提供。女性进行无偿提供的前提则是资本家将女性驱逐出了社会生产的区域。因此，女性看似在

为家庭劳动，为家庭付出，在婚姻关系的存续和“爱”的捆绑下进行的，毫无违和的家庭劳动，但却是在

同样被资本家压迫和剥削，正如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进行社会化生产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一样，女性被资

本家剥削掉家庭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女性无偿提供的这部分价值不被资本主义社会认同和尊重，也不

被男性认同和尊重，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其根据既来自于整个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界定，也来自于针对

女性视角编造的情感谎言。 
“资本”重构的女性形象，除了深受资本主义的压迫之外，还深受男性的压迫和剥削。在资本主义

社会，越是在底层阶级，大男子主义倾向越严重，集中体现于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女性被资本所规定的形

象，就应该是或者就本该是屈服的、顺从的，而非具有鲜明个性的、斗争性的。整个社会给予女性的性

别划分定位，让女性在性权利及生育权上步履维艰。男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而无力反抗，回到家庭生活中，面对处于天生生理劣势的女性，男性在外的无力反抗不复存在转变为高

高在上的优越感，基于对性别劣势的压迫和剥削。在情感劳动中，女性发挥着心理安慰作用提供让男性

满足的价值情绪。倘若，男性在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未得到消解，而转移到家庭中，女性

成为最为合适的宣泄对象，无论男性以肢体或语言的形式进行宣泄，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不得不单方面

承受暴力压迫。在性权利和生育权利上，女性没有拒绝的权利，男性只是把女性当成发泄性欲的工具，

所谓“婚内强奸”不外乎如此。女性被社会要求不能有性需求，否则被冠以“荡妇”的辱名，因此往往无

性吸引力的女性才能被称之为女性，性冷淡也成为家庭主妇的标签。在家务劳动上，男性被资本主义社

会要求不管或不顾，并且男性本身也习以为常，女性不得不承担起家务劳动，并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用在家务劳动上，脚步和视野都困于家庭生活的方寸之地，既走不出去也看不出去，而女性天然的生育

功能也决定了这类思想观念在下一代上的生理性确立。困于家庭生活中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

危机时，极易出现卖淫的社会现象，生产生活资料一无所有，劳动力不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接纳，为了生

存，女性不得不走上出卖身体的道路，社会经济状况越差，卖淫者越多，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时代的

哀泣。在自我认知层面，不少女性以身为女性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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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女性遭受到资本主义和男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

发展，女性的处境是否得到改善？答案是否定的，且远比之前更深重，更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 

4. 女性形象的再次重构与双重困境的有效生成 

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社会化生产的规模得到前所未有地扩大，资本家由此获得进行再生产的资本。

而基于资本家盲目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资本又继续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为无偿占有剩余价值

强化技术支撑。科技与经济的强大驱动力带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思想的发展，面对资本主义无休止和无

节制地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开辟了为无产阶级争取权利的理论阵地，为人类社会新形态

的转变准备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西方女权主义渐露声势，开启了反抗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的斗争之

路。女性的境地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得到改善，如果是以拥有参与社会化生产

权利来说，在这个层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女性更为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如此形势

之下，女性形象实现了再次重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成为对理想女性的生动概括，女性劳动的双重

困境也彻底形成了。 
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使得全世界出现了世界工厂的雏形，标志着世界资本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一

国的社会生产已不能满足资本家的野心，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成型，国际贸易通道充分打通，资

本主义开启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和压迫，而无产阶级也由一国转向为了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

迫，而全世界的女性也同样如此。不同的是，由于消费市场的扩大化，向来被资本主义排除于社会化生

产之外的女性历史性地被破除了家庭劳动藩篱，但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此不再承担家务劳动。女性不仅要

承担家庭劳动，还要承担社会化生产劳动。在整个劳动动向和路径中，女性要从家庭走向社会，还要从

社会走向家庭，女性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这两条路线深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对于女性剥削和压迫更

加深重。资本，不仅要剥削女性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剩余价值，还要女性继续无偿地进行家庭劳动，这对

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而女性也从此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重困境是由于来自资

本和男性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另一重困境是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压之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认知困惑。

更为关键的是，即使女性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一员，即使女性无偿地提供家庭劳动，但社会和男性给予女

性的依然是贬低和不齿，女性既没有得到平等和尊重，也很难得到相应的工作权利的保障。女性处于双

重困境之下，内外交织之中，这极大地阻碍了女性的发展，并成为女权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5. 女性的压迫与反抗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为了控制女性社区化的发展，八卦的女性被视为洪水猛兽。“资本”敏锐地

发现了女性的团结之处在于社区交流，为了避免女性团结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剥削和压迫，

资本主义同样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采取了暴力手段。那些八卦的女性会被戴上一种装置——“gossip bridle”
([1], p. 122)，只要她们一说话便会被布满尖刺的辔头刺痛，从而无法开口说话。而“gossip”([1], p. 113)
一词的转变则深刻地反应了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对词语释义的影响。“gossip”一词原指女性生产时的陪伴

者，不仅指助产师，也指亲密的女性朋友(闺蜜)，并不具有贬义的意思，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演

变成八卦的意思，并成为贬低女性的词语。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女性很难在社会中自由

地闲聊和交流，也很难成为紧密联系的社交群体。但即使如此，轰轰烈烈的西方女权运动依然登上了历

史舞台。 
深受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的压迫和剥削，女性困于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之争，在思想上和实践

上都迫切需要女性理论的指导和女性话语权的重构。女权运动开始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女权运动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程度是紧密联系的，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女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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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在逐步地深入推进。西方女权运动在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的斗争。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第一阶段以争取女性在法律上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为主题，诸如：选举权、监护权、财产权等，在法律形

式上，确立了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平等地位。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女权主义者通过建立妇女

组织、出版报刊、组织集会、签名请愿、召开大会等方式呼吁男女平等，争取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实现

在政治、教育、经济、婚姻等方面的男女平权。第二阶段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末，主要强调了女

性的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和自由，在生育、家庭等婚姻制度和文化习俗上的自由自主权，抨击了旧时代下

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和限制，重申女性的独立、自由和自主，要求摒弃对女性的性别化刻板印象，重新回

归到对女性的科学正确认识。广大女性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的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

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要求改变主流文化价值观中的两性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充分的、全

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这次运动冲破了传统政治概念的狭隘定义，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口号，维护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权利，要求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政体，改变政治的权力关系和关注点。第

三阶段在 20 世纪末至当代，这是在反女权主义运动“刺激”下所产生的，是对反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击，

是坚持和捍卫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成果的保卫战，也是超越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新战斗。第三次女权

主义运动带有鲜明的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旨在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主流理论作一定

程度的解构，并把关注重点移向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忽略或轻视的问题。具体而言，它强调女性问题涉

及多种族、多族裔、多宗教信仰、多民族习俗、多元文化、多性取向、多元价值等各种问题；主张跳出原

有的女权主义思维框架，呼吁消除社会性别角色和偏见等[4]。 
在西方女权运动不断地被镇压与兴起的历史过程中，女性越发坚定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追求合法权利

的决心。压迫与反抗的相互作用力在西方女权运动中体现淋漓尽致，但在女权运动中只谈性别化的差异，

而不进行对社会制度根源性的推翻，女性是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解放与发展。对于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其

实质是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和男权社会的结构复制，西方女性的自由与解放之路长途漫漫。 

6. 当代女性解放与发展的进路 

2025 年是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周年，当代社会怎样实现女性

更大程度地解放与更深层次地发展也已成为全世界女性亟待探讨的问题。联合国妇女暑的报告指出“尽

管自 1995 年以来，妇女在政坛的代表性、女童教育和妇女健康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进展过于

缓慢且脆弱不堪”[5]。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而在职场、家庭、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遭遇的不

公平现象依然存在，这是社会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社会资源分配特殊化、单一化及性别观念庸

俗化的必然结果。。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发起不仅是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内涵

的深刻表达，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旨归。性别平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反对和消除，在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等领域中推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5]。在宏观角度上，女性的解放与发展

离不开国家意识的绝对体现，离不开国家机器的有力保障。女性实现解放与发展需在国家法律层面上保

障女性的合法权益，在国家意识上需深刻体现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在中观角度上，整个社会需将经济

发展的蛋糕做大做好，为女性发展奠定经济基础，为促进性别平等、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促进社会全面

进步与发展创造经济前提。社会需宣扬性别观念的新风尚，立足性别平等的主流舆论阵地，引导社会主

流价值观正向输出，畅通女性“社会人”的身份认同渠道。在微观角度上，在家庭内部树立新时代文明

家风，正确看待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身份标识，推动女性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是社会单位的最小单

元，是家风家教的重要建设基地。家庭建设离不开任何一位家庭成员，更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位家庭成员

的建设。要在家庭内部构建性别平等意识，让家务劳动在家庭关系中流通，摒除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增

进女性对自我性别身份的认同，为女性在新时代建功立业、贡献巾帼力量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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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溯析家务劳动女性化的起源，从女性的视角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压迫与剥削。随

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女性的双重困境被充分揭示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女性的解放

与发展，女性需要充分认识其困境的根源，目前西方女权运动还只是基于性别议题上的反思，还需要更

为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和男权社会是其困境的根源。当代女性依然面临着不少的基于性别刻板印

象遭受的压迫和剥削，需要认识其阶段性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广大女性更需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

中来，以巾帼力量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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